
2024.6.18星期二
责编/张洪庆 美编/鲁璐 文检/孙小华A16 文学角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逛荡河畔有我快乐的童年。
奇山山脉南麓孕育了源头的逛荡

河，像一条飘带穿越山谷，穿过平地，
一路蜿蜒，流经的村庄不下十个，沿途
以河命名的村子却仅有两个。凤凰湖
往南，河左岸的名为河东，对岸的自然
是河西，两村有一石桥相连。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姥姥家的
院子处在河东村的最西头，透过窗户
就能看到逛荡河。河边植被茂密，水
中鱼虾嬉戏，这里藏着我挥之不去的
记忆。

姥姥家院子非常大，分成了里院
和外院。里院方正，但不是真正的四
合院，只有四间北屋和五间西厢。说
它大，因为北屋的北窗临在北街，外院
的大门开在南街，院子横在两街之间。

外院是我的乐园，不说那一群鸡
鸭鹅、小猫小狗，还有一头大肥猪；也
不说那畦地里的各种蔬菜，墙内一圈
的香椿，以及一排高大的梧桐树，仅是
杏树、桃树、葡萄、苹果树就是我解馋
的好去处。春风带来暖意，桃花开时
杏花落，双瓣的巴梨花开时树上像挂
满了雪。蜜蜂在花蕊间嗡嗡地飞，枝
条随风摇曳，煞是有趣。

那棵大杏树从杏儿青的时候，我
就开始摘，树下面的摘完了就拿棍打
高处的，送给北街的一位独居老太
太。每次送杏她都很高兴，说老了嘴
里没味，“就喜欢这个酸杏”。吃熟透
的黄杏要等到刮风或者下雨，那时杏
便会掉一地。

夏天经常到杏树上抓那种小小的
知了，灰色的，它很机灵，轻易抓不着。
我除了用手捉、用面筋或蜘蛛网粘，还
用透明塑料袋套，当然最刺激的还是

“火捉”。夜幕降临，喊上三五个小伙
伴，在逛荡河边寻一处空地，围上干草，
火苗燃起，朝着周围的树干猛踹，惊醒
的知了哇哇叫着朝火堆冲进去，待干草
烧完，肉香四起，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捡
出烧熟的知了，大快朵颐。

待到秋收，最幸福的时候就到
了。村子里分的果实，照例放在姥姥
家的外院里。摘下街门上的六扇门，
拖拉机直接开进院子，拖斗里的地瓜、
花生、苹果卸了一地，我坐在瓜果堆上
一顿大吃。姥姥把分到手的地瓜留出
一部分，其余的煮熟了晒成地瓜干，放
在窗台下一个坛子里，直到挂上白霜，
甜得发腻。

雪不期而至，堆雪人打雪仗自是
少不了，然而到冰冻的逛荡河上打陀
螺，更为惬意。陀螺在滑溜溜的冰上
旋转，一鞭子抽上去，陀螺飞出老远。
打到头上冒汗，浑身燥热，敲掉一块冰
含在嘴里，冰凉冰凉，直透心底。

不知不觉到了上学的年纪。妈妈
是河东小学的民办教师，能教一至五
年级，我上学自然有了得天独厚的优
势。小学一年级我读了两年，因为跟
着妈妈读书的那一年，妈妈在我眼里
失了做老师的“王法”。我上课根本不
认真听讲，还影响了周围同学，后果是
被送去河西村上小学，一年级重读了

一遍。
上学虽然到了邻村，学校反而离

家近了。校舍就在河西村的最东头，
与姥姥家只有一河之隔。我上学不走
大门，因为绕路，我都是直接从窗户上
跳过去，几秒钟就跑到了学校。放学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北窗下的木床
上有没有新的报纸刊物，因为河东小
学订的读物都是先送到我们家里，再
拿到学校去。邮递员会直接从窗户把
报刊投进来，我是这些报刊的第一个
读者。手里举着馒头也顾不上吃，如
饥似渴地读《儿童文学》《故事会》《少
年报》《漫画》等。刊物读了不少，作文
也有点像模像样了，眼睛却是越来越
坏。等小学毕业时，已经有些近视，这
都是看书姿势不当造成的，以至于初
中一年级就戴上了眼镜，成了“四眼”。

后来，妈妈作为民办教师第一批
转公办，我也有了城市户口，举家搬到
芝罘区，告别了畅快的农村田园生活，
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小伙伴。

如今的逛荡河，早已换了新颜，成
了一条令人艳羡的长廊景观，绿意葱
葱、花香扑鼻、流水潺潺、鱼翔浅底、鸥
鸟云集。逛荡河以唯美的身姿翩然注
入黄海，枕河而居的乡亲们都搬上了高
楼，住进了现代化的社区。烟台体育公
园、国际博览中心矗立在逛荡河入海口
两侧，勾画着亮丽的城市天际线。

如今，离开老家已经四十年了，但
逛荡河畔的快乐童年，还时常会在梦
中出现。

莱山国家级
海洋公园拾笔
于功义

莱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起始于海昌渔人
码头的创建。笔者知晓海昌渔人码头时，是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人以玉岱山称之。
小山东部为解放军某部驻地，乘机动车路
过，时不时可见一扇形雷达转动着。余者山
体多为荒草乱石，滩涂上除北侧有一处沙质
浴场外，多为礁盘与崖石相连，落潮时露出
海面，为赶海人拾捡蛤、蟹、螺的首选地。

关于玉岱山的开发建设，始于新千年。
摘一段2006年10月26日《烟台日报》报道：
昨日上午，我市十大重点工程“渔人码头”举
行隆重奠基仪式。“渔人码头”预计2008年
投入使用……该项目由渔人码头主题公园、
海洋动物表演馆等组成，充分利用其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

渔人码头有木栈道环绕，一直通到第二
海水浴场，成为玉岱山亮点中的亮点。有友
人慕名而来，我偕友人乘17路大巴在第二海
水浴场南站下车，沿海边踏上木栈道缓缓而
行。沿长廊向东，折向北，上缓坡，攀陡崖抵
达山顶，再向北，下缓坡，一路向西，直达第二
海水浴场。当时正值满潮，潮水浸没了岸
堤。太阳将耀眼的光芒投在水面上，千顷海
面折射着炫目的粼粼波光，好似天空燃烧的
星星，坠入大海，又被海浪托起，跳跃着燃烧
着，大海亦燃烧了，煮沸了。

手扶栈道护栏攀上陡崖，呼吸一口清新
的海风，远眺海天一色，成群的鸥鸟翱翔，不
时有箭一般的游艇划开海面，犁出一路夺目
的浪花。谁在云天？谁似仙似神？此时，非
游人莫属了。正稍作休息时，身旁恰有一对
夫妻带着一双儿女游玩。只见最小的男童
随手将剥下的香蕉皮抛入草丛。“小屁孩，果
皮不可乱抛哟！”稍大的女娃一边说着一边
弯身捡起扔进垃圾箱。年轻的夫妻，则看着
儿女的一举一动，眼里满是慈爱和赞赏。

站立在崖顶，眼前的海域风姿尽显。
右前方海面矗立着一栋楼宇似的建筑，那
是全国首座大型智能化海洋牧场综合体平
台——耕海一号，将休闲渔业与海洋旅游联
袂融合，丰富了“蓝色粮仓+蓝色文旅”的休
闲体验新业态。

徜徉于木栈道，远听松涛，近闻鸟鸣，
游人窃窃私语；远观芝罘岛、崆峒岛及一
座座小岛礁盘如宝石般镶嵌在大海中，近
看一栋栋独具异域风格的建筑群掩映在
绿树红花中……

啊！心动的海岸线，难得的慢生活，诗
一般恬静惬意的烟台人。

其实，渔人码头最迷人的还是夏日傍晚
时分。当落日的余晖映在海面上，整个天空
和大海染上了七彩的霞光，灿烂绚丽。夜色
中灯火通明的渔人码头尤为热闹，有室外音
乐餐厅的小夜曲、浪漫的酒吧、停泊在海面上
的小舟。一轮月儿升起，挂在空中，此时伴着
一阵阵的海浪声，品味（唐）张九龄那首《望月
怀远》，吟诵“天涯共此时”，别有一番滋味在
胸中涌动……

望着栈道上游兴未尽的宾客，望着波光
粼粼的海湾中停泊的渔舟，我和友人收起痴
恋的心与踟躇的脚步，依依不舍登上寓意

“爱在一起”的17路返程公交大巴。

我们村处在芝罘与牟平的交界
处，曾被划进牟平区，也曾被划进芝罘
区，如今我们属于莱山区。

小时候，初家公社只有烟台至初
家一条公交线路，论站付款，到城里大
概需两角钱。我们村北有一条烟威公
路，有乳山至烟台的长途车，牟平至芝
罘的也算长途车。那时我们村成了分
水岭，但到了这边公交车根本不停。

自从上了三年级，每逢“五一”放
假，我总要缠着家长，要上点钱，到离
我们村约二十公里的烟台城里开开
眼，看看城里的高楼大厦，借口渴到住
户家欣赏一番一拧即出的自来水，然
后再去动物园，见识一下那些从未见
过的珍稀动物。那时候两毛钱能买一
包火柴，能买四个作业本，能买二十块
水果糖，能买四支牛奶冰棍……两毛
钱能买的东西很多，我们都不舍得花
两毛钱坐车，省出来的钱好买点城里
孩子能吃到的牛奶冰棍、花生饯等。

每次我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一
路你追我赶地跑着去城里。玩了一
天，回家的路上累了，便不时地回头张
望，老远看到有大解放车驶来，我们几
个小伙伴就会排着队站在路中央，开
启了拦车的模式。车开到我们跟前，
司机只得停车，我们便上前嚷着：“叔
叔，我们走累了，捎上我们吧。”司机叔
叔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只得让我
们上车。坐上了车，我们一路嬉闹着，
兴奋无比。有时遇到大马车，我们还
会来个先斩后奏，跳上车后，再跟赶车

的爷爷说：“爷爷，我们走累了，捎上我
们吧。”当然了，只要坐上去，从来没被
赶下来。

上初中后，再去城里，就是骑自行
车了。过了樗岚往北的那些村，站点就
有不少人在等公交车，我就会想：这里
离城里这么近，骑车多方便，还省钱。

有一年，村北盐场的蓄水池里生
出一批细长的波螺，我们管它叫“雀
雀”，用手一摸就是一把。村里人一篮
子一篮子地摸回家，亲戚朋友都送遍
了，自己也吃不了，有人便想到了用它
换钱。将摸回家的“雀雀”洗净，放到
锅里，再倒上海水或盐水。第二天早
上三点钟左右起床，锅底烧火，开锅即
可，这样烀出的“雀雀”好吸。趁热，母
亲用笊篱打出控水，装进铺着塑料纸
的篮子里，到市里三马路早市去卖。
那时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每天都要早
起步行。母亲个子不高，不足百斤的
体重，她用胳膊拐着十多公斤重的一
篮子“雀雀”，走起路来，身子向一边倾
斜着，走不多远就要与另一只胳膊倒
替一下。长长的路啊，她咬牙坚持着，
脚步尽量快一点，早点到好早点卖。
每次母亲去卖“雀雀”，我和弟弟就会
在家期待着，母亲也从来没让我们失
望。她不是捎个火烧，就是捎个炸面
鱼，让我与弟弟分开，我俩可高兴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去城里采购
物品就开始坐公交车了。离我们村近
的有牟平专线客车，如果招手，司机也
停车，只是要收全程的车费。后来改

为半价，大伙儿还是觉得不划算，宁愿
多走几里地到初家坐车，省下几角
钱。那时坐车还是论站收费，有时多
坐一站就要多花一角钱。想到城里人
一出门便能坐上公交车，真的好羡慕，
我们啥时能有这一天啊？

如今，连接乡村的道路平坦、宽
阔，四通八达，好多乡亲家里买上了私
家车，村村都通上了公交车，不论远近
全程票价一元。这不，俺刚到了60
岁，又享受到了免费乘车的待遇。

旧村改造后，公交总站点设在了
俺们小区后面，绕着小区都有公交站
点，让出行更加便捷。原来在路边是
盲目等车，不知要等多长时间才能
来。如今不仅车次增多，主干道的站
点还设有电子显示器，滚动显示各路
车的行程、所到站点及所需时间。一
些没设显示器的乡村街道，站牌上有
二维码，扫一下就一目了然。

有一次我去参加活动，与本村的
一位叔叔同行。“叔叔，您这是要去哪
啊？”“没有目的地，每天早上八点来钟
出门，见着哪路车就坐哪路车，一路看
看风景，心情愉悦。”年过八旬的叔叔，
看上去依然如中年人般精神饱满，身
体硬朗健硕。他平日里喜欢拉胡琴，
二胡、板胡、高胡也会拉，是村里业余
文化队的骨干。叔叔望着路边一片片
花海，手里情不自禁地做起了拉二胡
的动作，嘴里还哼起了激情澎湃的调
调：“春风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
在是春天……”

逛荡河畔的童年逛荡河畔的童年
杨胜武

家门口有了公交站
孙玉玲

征文·莱山


